
凌晨1点，办公室里的灯光依然明亮。在

结束了三个小时的合唱直播后，宋诗侬稍事休

息，又马上和新媒体团队复盘了直播数据，并

完成了这场直播的视频剪辑和发布。随后，她

用一条朋友圈结束了忙碌的一天：“晚上直播

三个小时，演唱四十余首合唱作品，两个平台

共‘涨粉’2.3万，共200万人看过直播。让合唱

浸润到每个人的生活，通过合唱提升生活质量

和审美，是‘松狮团’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声

音和了人才和，人和家才和，家和才会万事

兴。”当天早上9点，她又准时出现在排练厅，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

宋诗侬每天最多睡六个小时，这样的作

息，从三岁半第一次触碰钢琴琴键那天起，就

成了她生命的基准节奏。“现在回想起来，学钢

琴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如何把一首乐曲

拆解成一个个乐段，逐个啃下难点，最终奏出

完美的乐章。”她这样总结道，“这个习惯从童

年时就已养成，这不仅是学琴的诀窍，更成为

我面对人生难题时的思维方式。”

钢琴教会我拆解乐句

心理学教我探索人心

1991年，三岁半的宋诗侬第一次被父亲抱
上琴凳，开启了她的音乐之旅。没有音乐世家
的光环，只有父亲那句朴素的“小女孩学学钢
琴挺好”。然而，看似随性的选择背后，是父亲
极为严格的要求，“既然学，就要尽全力学好”
这句话，伴随着宋诗侬的整个童年。上学时，
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练琴三个小时；寒暑假，
更是开启八小时起步的“魔鬼训练”。

学琴路上布满荆棘，刮奏指法成了宋诗侬
最痛的难关。那时她还在上小学，手指干瘦稚
嫩，每次手指背面快速刮过琴键时都会磨得生
疼。有一次练习后，她右手两个指节蹭掉了一
层皮，碰一下就像被火燎过似的。母亲心疼地
给她涂药，劝她休息几天，她却摇摇头继续练
习。从那时开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
好”的信念，就已经随着疼痛深深烙进她的生
命里。

父亲的教导，内化为宋诗侬对自己的严格
要求，她始终兼顾学业与钢琴，哪一边都努力
做到更好。高考前她已多次在国际钢琴比赛
中斩获重要奖项，国内的顶尖音乐院校向她递
来了橄榄枝。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位钢琴新秀
会选择音乐院校时，父亲却说：“让你学钢琴，
是为了培养你凡事追求极致的态度，现在该用
它去开拓更广阔的天地了。”于是，这个特立独
行的姑娘出人意料地报考了湖北大学心理学
专业，用她的话说：“钢琴教我拆解乐句，心理
学能教我探索人心，进而帮助更多人。”

大学校园给了宋诗侬全新的舞台。刚上
大一，她就创办了湖北大学森林合唱团并担任
指挥，其后四年间，合唱团陆续拿到多个国家
级、省级合唱比赛的金奖，更受邀赴保加利亚
参加合唱比赛。凭借合唱团的成绩，宋诗侬被
保送研究生。但是随着逐渐走上更大的舞台，
宋诗侬明白，缺乏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限制
了她在音乐上的进一步发展。

研究生二年级，宋诗侬成功获得了英国皇
家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录取资格。为了节省食
宿费，她在伦敦郊区租了间小公寓，天不亮就
要乘火车赶往市区，尽管往返车程长达四个小
时，但每天第一个走进琴房和最后一个关上琴
盖的学生一定是她。两年，700余首作品，宋诗
侬从刚入学时垫底的排名，到毕业时名列前
茅，这背后是磨出茧的指尖和总也睡不够的黑
眼圈。

创办音乐学校

参加国际比赛

谈及从钢琴演奏转向合唱指挥的缘由，不
得不回溯到宋诗侬的大学时光。原本湖北大
学有自己的合唱社团，宋诗侬最初凭借专业的
演奏水平，成为合唱团的钢琴伴奏。然而，艺
术理念的鸿沟很快显现——当其他社团成员
只是把合唱视为课余消遣的时候，宋诗侬对音
乐细节的执着追求，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便显
得格格不入。“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了合唱这种
艺术形式，于是我想，不如组建一个自己的合
唱团，聚起一群和我理念相同的人。”宋诗侬回
忆道。

湖北大学森林合唱团的诞生，诠释了“无
门槛的高追求”这一标准。招募时，宋诗侬唯
一的要求便是“热爱”。面对一群连五线谱都
认不全的学生，她身兼指挥与乐理导师，将这
支团队一步步带上了国际舞台。也正是这段
经历，为她的音乐教育生涯打下了基础。

研究生毕业以后，尽管在国外已签约合唱
团，也拥有了丰富的伴奏经验，但宋诗侬还是
选择回国，投身教育行业，成为北京现代音乐
学院的一名教师。这段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经
历让她思考：“好的教育不仅仅要传递知识和
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意
志品质，这些越早开始越好。”2021年，她又踏
上了新征程，回天津创办纯音程音乐学校。

学校创办初期，不少家长对她的严苛要求
表示不解。合唱团的学生每周一次排练，全年
请假超两次就会被要求退团；上课掉笔、打哈
欠要扣分；连水杯摆放的位置都有明确规定。
“不过是个艺术培训班，何必这么较真？”有家
长质疑，但宋诗侬却说：“合唱是倾听与协作的
艺术，规则不仅是约束，更是通往集体共鸣的

桥梁。”事实证明，这些看似严苛的要求，悄然
改变着孩子们——曾经坐不住的孩童能专注
练习两个小时，生活中散漫的学生学会了主动
整理内务。当教育成果化为品格的蜕变，口碑
自然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家长慕名而来。“我
们不只是来学才艺的。”一位家长说，在宋老师
这里还能打磨心性、培养思维习惯，可以让孩
子受益终生。

2024年7月，第13届世界合唱比赛在新西
兰奥克兰举行。出发前，宋诗侬坚定地对孩子
们说：“记住，我们这次去参加比赛不是要学习
别人有多好，而是向世界展示你们有多棒！”她
给孩子们报名了两个组别的比赛，最终全部夺
冠，并拿到了一个26.02分的全场最高分，比第
二名高出4分多。

作为一家“全年龄”的音乐培训机构，越来
越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学员加入，这让宋诗侬感
到欣慰：“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饭后的休闲时光是一
家人即兴唱起和谐的旋律，才说明音乐真正融
入了百姓生活，全民艺术素养的提升便不再是
遥不可及的梦想。”

然而，宋诗侬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新冠疫情发生后，线下教学受到冲击。学校的
初创团队中，十位股东退出了八位，空荡荡的
会议室只剩宋诗侬和另一位合伙人相对无
言。一道难题摆在面前：是收缩战线艰难求
生，还是逆势扩张？宋诗侬作出了决定——变
卖所有家当，全部押注在事业上。“很多人认为
我这是一场豪赌。”宋诗侬回忆，“但我坚信，教
育是需要长期投入的事业，我看重的是人们对
精神生活的渴望。”终于，2023年年初，她的合
唱学校迎来了春天，学员人数从最初的十几名
发展到上千名。

合唱团直播火爆

全网“粉丝”百万

真正让宋诗侬走进公众视野的，是2022年
9月，她带着“松狮小侬侬和它的团”闯入直播
赛道。看过早期直播的网友都知道，这个合唱
团最初的成员有十六名。和大学时一样，宋诗
侬挑选团员的标准仍然只有“热爱”二字。还
是因为这两个字，她知道要进一步提升水平，
就一定要让合唱团转向职业化，这意味着团员
们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最终，八
名团员选择留下。

初期，直播间只有二十多个观众，直到
2022年12月24日的那场“咳嗽直播”成为转折
点。当时团员们集体病倒，正在康复期，直播
镜头里，每唱完一首歌，团员们都不得不停下
来，或是清嗓子，或是剧烈咳嗽，但只要开始演
唱，就会一秒进入状态。正是这不加修饰的真
实打动了观众，直播间一度飙升到4万多人，留
言刷屏：“这种状态好真实呀，但是好有生命
力！”“被他们的坚持感动了。”

现在，松狮小侬侬和它的团全网“粉丝”已
有100多万人，其中一位网名为“小饿魔爱次
肉”的朋友，给宋诗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
每次都会录制直播间的内容，精心剪辑后，再
分享出去，俨然是合唱团的义务宣传员。而宋
诗侬总会亲切地用“小饿魔”来称呼她，也记得
这位朋友最爱点的一首歌是《这世界那么多
人》。后来宋诗侬才知道，这位山东姑娘身患

绝症，在她孤独的抗癌时光里，直播间的音乐和
大家的陪伴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今年年初，我
们在线下见面，特别遗憾的是，‘小饿魔’已走到
了生命的尽头。但她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对
音乐满怀执着。”宋诗侬说，在她的笑容里，自己
能深刻地感受到“音乐可以是照亮生命的光”。

随着合唱团火爆出圈，不少同行开始复制
他们的直播模式，从直播间布景到人员组合，甚
至分屏播放的镜头设计都原样照搬。宋诗侬却
始终充满信心：“我们可以被抄袭，但永远不会
被超越。”这底气源自哪儿？她这样回答：“可能
和我的心理学背景有关吧。我一直认为，做音
乐最能抓住人心的不是自我展示，而是情感共
鸣。许多歌手会忍不住炫技，但是我们更希望
让观众觉得，他们自己也能歌唱，也能从音乐里
获得力量。”

她带领团队将原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改
编成颇具艺术价值的合唱作品，老歌新唱，让观
众轻松参与。直播时，成员们从不端着架子，时
不时甩出几句天津话，那股子幽默劲儿总能瞬
间“点燃”手机屏。最受网友欢迎的歌曲《说学
逗唱》，更是把这种特色发挥到极致，当最后一
句“张二伯说马大哈，您了干嘛嘛不行”以地道
的天津话念白作结语时，直播间里的观众立刻
沸腾了，满屏都是“太哏儿了”“就等着听最后这
句天津话呢”“听完浑身舒坦”！正是这种接地
气的创作理念，让他们的直播间吸引了从幼童
到“银发族”的庞大受众。

有趣的是，随着松狮小侬侬和
它的团影响力持续扩大，人们开始用
“松狮小侬侬合唱学校”来称呼“纯音
程”。就在今年5月，宋诗侬从善如流正式
将机构更名为“松狮小侬侬合唱学校”。她笑着
说：“听大伙儿的，我敢肯定，大家自发赋予的名
字更有生命力。”

为了让观众从单纯欣赏变为主动参与，宋
诗侬推出了“合拍计划”。团队精选热门曲目，
录制专业和声作为背景音，把主旋律的演唱留
给观众，他们只需点击视频页面中的“合拍”按
钮，就能与团队“隔空合唱”。首个合拍作品刚
一上线，播放量就超过600万次。如今每段视
频都能收到上千条观众反馈的合拍唱段。这种
沉浸式互动，不仅让更多人体验到合唱的乐趣，
更意外带火了耳返设备。不少观众在参与合拍
后恍然大悟：“原来歌手戴耳返不只是为了耍
帅，而是要精准捕捉和声节奏！”

宋诗侬的故事仍在继续。她像拆解乐谱一
样梳理着人生的音符，演奏出美好的旋律。她
说，自己会一直坚持，让更多的人看到音乐并非
曲高和寡，它可以流淌在每个人的心田。

宋诗侬说天津话的网红合唱团团长
文 棠野

文 殷秀玲

上世纪90年代，我作为文学爱

好者，常到天津工人文学社参加活

动，在那里听到了文学前辈、工人作

家董迺相的大名。我贸然登门求

教，他也欣然接纳了我这个学生。

如今他离世已二十余年，每每回忆

起那段日子，仍让我觉得仿佛就发

生在昨天。

贸然拜访文学前辈

遇见一位朴实老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董迺相在孙
犁创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园地
里茁壮成长，出版了小说集《我的老
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出席了在
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
作者会议。孙犁、梁斌、方纪、袁静等
著名作家都给予过他热情的关注和
指导，他还被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文
学讲习所（后称鲁迅文学院）进修，是
第一期学员。这段时期的学习，让他
的文学创作水平突飞猛进，写出了反
映工厂工人生活的话剧《飞雪迎春》，
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我对董迺相心生景仰，更巧的
是，他跟我同属一家单位——天津机
车车辆机械厂，只是供职的年代相隔
了几十年。我们的住所离得很近，骑
自行车10分钟就能到。我想主动登
门，拜师求教，可心里又很忐忑，想着
见到董老说些啥，单凭对文学的热
爱，能算贸然造访的理由吗？我提出
的问题在他看来是否很幼稚，觉得我
只是个“小学生”？不过，我还是鼓足
了勇气，1998年春节，我第一次到董
老家中拜访。

那时候通讯没有那么发达，我事
先并未联系，敲开门，先对自己的冒
昧来访表示歉意，又说出自己是一个
文学爱好者，与他同属一家工厂，来
给他拜个年。董老听到这儿，显得特
别高兴，立即为我烧水沏茶。他的身
材高大魁梧，做这些事，动作有些笨
拙，我赶紧帮忙，沏上两杯茶，坐定
后，我们攀谈起来。在我看来，他就
像我们厂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工人师
傅一样，亲切、朴实，我紧张的心情瞬
间释然。

董老谈到自己从小喜欢看书，读
过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他说，作为文
学创作者，要具备丰富的阅读经验，

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对世界名著都
要反反复复地读，要做到能鉴赏、会
评论，要读出真谛、读出味道，吸收其
中的“营养”。

他即兴诵读了唐代王勃的《滕王
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声
音洪亮，铿锵有力。我惊讶于老人的
记忆力，竟能将辞藻精美的经典作品
烂熟于心。

说文论典如数家珍

评说历史口若悬河

结识董老后，我便时常去家中看
望他。董老的形象在我眼里渐渐清
晰起来，那是一位将全部身心都投入
文学中的老人，他总对我说，文学能
让人梦想成真，文学能让人的生活变
得充实，多姿多彩。

董迺相1926年出生，8岁时母亲
去世，他开始四处闯荡，进厂当了工
人。自从与文学结缘，生活开始改
变。他第一次给《天津日报》投稿，就
得到了著名作家孙犁的指教，亲笔帮
他改稿、润色，鼓励他多写反映工厂
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

回忆起去北京参加文学讲习所，
董老满脸自豪。在讲习所，他结识了
许多来自全国各地及铁路系统的文学
爱好者，大家一起学习写作、交流经
验，让他对文学的认知愈发清晰。

因为喜爱文学，他结交了很多文
化界的名人朋友。作家方纪非常欣
赏他，在创作上给了他很大帮助。他
每年春节都会去方纪家中拜年，两人
一起探索、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
畅谈工业题材和反映工人生活的文
学作品。画家王麦秆也赠送过他书画
作品。

在我看来，董老的大脑里像是装
了一块古典文学的存储卡，对文学作
品的故事、人物、场景信手拈来，随时
调取、输出，说文论典如数家珍，评说
历史口若悬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谈起
《红楼梦》时，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快
慰和崇拜。他说自己读过很多遍《红
楼梦》，年轻时就喜欢读，到了老年，
仍手不释卷，而且每次读都有新感
觉、新体验、新收获，还要再读，永远
也读不完，永远也读不腻。他统计过
《红楼梦》中一共写了多少种“笑”，曹
雪芹为什么给那么多人物设计了那
么多种笑，这些笑里面包含了哪些美
学知识、礼仪文化，以及人物身份地
位的级别之差？每个主要人物都有
好多种笑，而且每设计一次笑的场
面，都能进一步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刻
画得入木三分。只可惜，董老没发表
过这类研究文章，如果他把自己对
《红楼梦》的看法、观点提炼成文，一
定会给喜爱《红楼梦》的读者提供一
种新的视角。

夫唱妇随相濡以沫

关爱后辈执着文学

董迺相早期曾出版短篇小说集，书
名就叫《我的老婆》，在生活中，老婆与
他相伴一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认识董老时，他的老伴儿已半身不
遂，终日卧床，董老每天都要给她喂药、
喂饭。董老脾气急，有时不耐烦了、拌
嘴吵架，气得老伴儿掉眼泪。每到这
时，他心里马上会自责，却不肯道歉、说
软话。其实他总跟我念叨，觉得这辈子
亏欠老伴儿太多太多了。看不出，他强
硬的外表下还藏着一颗温柔的心，只是
不愿在老伴儿面前示弱。

他的老伴儿生在清末官宦之家，念
过私塾，通情达理。她是家里的主心
骨，无怨无悔地带孩子、做家务，对丈夫
更是“保姆式”的服务，为他的文学创作
事业尽心竭力。她还保留了很多老规
矩：董迺相下班后，她会把拖鞋、茶水、
烟都备好，几十年如一日；吃饭时，要董
迺相先吃完，她和孩子们才吃。家里换
过几次住房，她坚持给董迺相留一个相
对独立的空间，方便他写作，更不允许
孩子们在屋里吵闹。

董迺相自嘲说，正是因为老伴儿多
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才被宠成了
不会干家务的“废物”，不能操持这个
家。说这些话时，他的言词中流露出爱
恋，眼睛里也闪烁着幸福的光。

董老非常关心我的写作，希望我多
写反映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他告诉
我：“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能够反映、记
录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要通过描摹产
业工人的工作、生活，表现出我们国家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政策下的发
展横断面。工厂文化，是构成工业题材
作品的重要部分，是工人文学创作的宝
藏，同样也是我们天津作为工业城市的
地方文化特质。”

通过这些交谈，我理解了董迺相始
终热爱工人文学的原因，更明白了一个
道理——身在工厂，身边的工人都是我
创作的源泉。我在迷茫中找到了自己写
作的方向。

董老始终关心我们厂的工人文学创
作，欣然接受了厂工会结集出版业余作
者作品集的任务，由他来筛选、审核工人
业余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散见于企业
报副刊，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在他的写字
台上，堆起了两尺多高的企业报合订本，
他要逐年逐期逐篇地阅读，精选出他认
为满意的篇目。遗憾的是，董老选定篇
目后，还没来得及编辑整理，就因直肠癌
过世，那年他73岁。

之后，我接手了董老未完成的工作，
参与编辑出版了《津浦文苑》一书。为纪
念董老，我们把他的小说《拔尖的姑娘》
编入书中。时任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
龙、党组副书记张洪义及老作家袁静、杨
润身等都对这本书给予了大力支持。

董迺相离开了我们，他的故事留给
了后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作品影
响并繁荣着天津工人文学，他的文学创
作精神以及他与作家们的友情，不仅丰
富了他自己的人生，也让天津这片文学
沃土开出了一朵绚丽之花。追忆往昔岁
月，回想故人音容。结识董老的时间虽
然短暂，但留给我的却是悠长的回忆。
他点燃了我的文学梦想，让我找到了自
信，认定了一个道理——工人作者在文
学创作领域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从工厂走向文学殿堂

忆工人作家董迺相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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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侬访谈
以民间曲调绘声音地图
制作一张唱片走向世界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问：在您多元化的身份标签中，青年合唱

指挥、钢琴演奏者、音乐教育者，哪一个更贴

近您对自己的定义？

宋诗侬：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最认同
的是“创业者”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创办合
唱学校，运营松狮小侬侬和它的团，不仅是商
业行为，更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平台。经济收
益固然重要，但我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商业反
哺教育，比如将企业盈利投入音乐普惠项目，
让更多的孩子能接触艺术。

而成为教育家是我的理想，现在作为一
名教师，我正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教育
不该局限于知识灌输，而是要塑造完整的
人格。我希望通过课堂教学、线上直播传递
这样的理念：比分数更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
考的能力、审美的眼光，以及对社会责任的认
知。我坚持做全年龄段音乐教育，因为当父
母在音乐中获得成长，家庭的美育环境就会
改善。教育从来不是孤立的学校行为，而是
社会生态的共建。

问：您为什么那么坚定地从表演的舞台

转向教育领域？这个选择是否经历过内心的

挣扎？

宋诗侬：其实这个转型非常自然。早在
湖北大学带合唱团时，我就发现音乐教育有
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学生在排练中
学会的不仅是音符，更是团队协作、自我表达
的能力。表演者的高光时刻只属于个人，而
教育者创造的是指数级的影响，这个过程就
像种树，可能十年才能看见树荫，却能滋养几
代人。

问：在跨文化音乐实践中，您如何平衡西

方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创新？

宋诗侬：在英国学习时，我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很多西方听众对中国音乐充满好
奇，但我们的传播方式总像在展示“古董”，
让他们有距离感。我希望做中国文化
的输出者，努力探索如何将中国民
间音乐推向世界。我们尝试过很
多改编，比如在《乌兰巴托的夜》
这首歌里融入了“呼麦”，虽然受
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质疑，认为
我用西方音乐的发声方式拟声
“呼麦”不够专业，但我觉得这是
一种尝试。以西方熟悉的音乐语
言作为切入点，能够有效降低文化

理解的门槛，激发外国人对中国传统
音乐的兴趣。
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火爆，未来目标是

什么？

宋诗侬：现在的成绩就像登山时看到的
第一个路标，松狮小侬侬和它的团离真正“破
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憧憬有朝一日
我们的原创唱片能斩获格莱美奖，为此，我选
择沉淀下来专注打磨作品。去年我们举办了
十二场全国巡演，今年缩减到两场，就是想腾
出更多的精力去创作。演出主题我已经想好
了，就叫《大好河山》。我们计划在这两场演
出中，用33个地区的民间曲调和唱法“绘制”
声音地图。这些作品会被不断打磨，最终制
作成一张能走向世界的唱片。我知道这个过
程会很漫长，也会面临很多困难，但我不会放
弃。当有一天，西方听众能像他们熟悉爵士
乐一样自然地哼唱中国民歌，那才是我们真
正的文化破壁。

（图片由宋诗侬提供）

宋诗侬

天津人，“85后”，合唱
指挥家、松狮小侬侬合唱学
校创始人。英国皇家音乐学
院钢琴艺术指导硕士，心理学
硕士，英国“天堂歌手合唱
团”签约女高音。

宋诗侬


